
人生处处有风景，不管是在哪

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

有雪。春天的风景里有百花齐放

的美，夏天的风景里有晚风习习的

美，秋天的风景里有皓月千里的

美，冬天的风景里亦有白雪皑皑的

美，人也是如此，每个人都是一道

美丽的风景线。

雨哗啦啦的下着，雷声时断时

续的从远处传来。我望着窗外，时

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雨停了，雷

声也消失了。虽然大雨过后，没有

看到彩虹，可是，天空逐渐变得晴

朗。看着被雨打湿的窗户，似乎有

些模糊，却又有些清晰。风雨后的

空气是那么的清晰，掺杂着泥土的

芬芳，雨后的空气也是如此美丽的风景。

人人亦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每一处的风

景，都有每一处的特点。就比如春天有娇嫩的

花儿，夏天有美丽的繁星，凉风……哪一处风

景，都是独一无二的。

仰望星空，星星会和你说话，迎面春风，春

风能与你交流，回首往事，快乐历历在目，展望

未来，希望郁郁葱葱。

风

景

◇
张
智
博

触摸冬的味道，本应是寒风、白雪、冰挂，今年却是暖阳怡然。进入

数交九天，那浅浅的阳光映着冬日的纯净，凝成一点醉人的薄薄浅金。

暖阳像人可以喝进口的开水，温度刚刚好。走在冬日阳光下，不疾

不徐，没有夏日灼人的烦躁，没有汗流满面的狼狈，心，宁静淡泊。

马路两边的高大的梧桐树，沐浴着温煦的阳光，虽然掉光了叶子，但

那枝枝桠桠，就那么安静地伫立着，没有风拂，没有鸟立，它们都懒得动

弹一下，生怕一动就会抖落金色的阳光，惊跑迷人的春梦。在需要温暖

的时候，对赐予的暖意是最珍惜的。

那些年轻的母亲，带着各自的宝贝，三三两两聚集在广场、公园，轻

声软语，哄着孩子；那像鲜花盛开般的孩子满地撒欢，像石雕般经历风霜

的老人坐在长凳上，享受着冬日暖阳的沐浴……他们脸上的表情都是喜

悦的，温暖的，一如这笑意盈盈的暖阳。

我喜欢冬日的某个清晨，不经意地打开窗帘，一缕阳光和清新的空

气，扑面而来，神清气爽，多日心头阴霾一扫而光，阳光温柔地抚摸着大

地的每一寸肌肤，一切变得温馨舒畅。

冬日暖阳，宁静刚毅。在柔美中执着地固守着生机，没有怨恨，不

求回报，把一缕光、一份热、一腔爱，无私地、倾情地挥洒给了这片深沉

的土地。

冬日暖阳冬日暖阳
◇潘亚培潘亚培

值班总编：梁国强 本报地址：县融媒体中心六楼 编辑部电话：7130598 运营部电话：7130597 投递部电话：15639976822 法律顾问：陈鹏阁 电话：15037595699

编辑 潘亚培 校对 程梦果
文艺副刊 ■E-mail:baofengkuaibao4@163.com

2021-1-25 星期一4

小时候，进入腊月，我的老家东彭庄村与马街村就一派欢

乐和繁忙。大家一边置办年货迎接春节，一边提前着手写大

戏，迎接正月十三马街书会的对大戏。

东彭庄村和马街村在宝丰县城南，两村之间隔着一条自

北向南的应河，东彭庄村在河东，马街村在河西。马街书会会

场就在应河东两村的田野里。平时，两村的老少爷们在一条

河里洗衣洗菜，在一片庄稼地里收秋种麦，在一条地垄上歇息

聊天，亲如一家。但到了一年一度的写大戏、对大戏时，谁也

不让，都攒足了劲、提足了神儿，看谁能为父老乡亲和客人献

上最好的大戏，把马街书会办得一年比一年好。

写大戏前，两个村都要召开会议，商量写大戏事宜，安排

村里觉悟高、懂大戏、有门路的村民分兵几路，外出写大戏。

在当时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外出写戏是很辛苦的。但是，

为写出好的大戏，把马街书会办得热热闹闹、扬眉吐气，呵护

好这块民俗文化瑰宝，他们不讲条件、怀揣嘱托，顶着寒风、

冒着雨雪，跋山涉水、走县串乡，徒步到六七十里外的县乡寻

找剧团。

大戏写好后，过罢正月初五，两个村的村民就开始在应河

东岸的田地里垒筑戏台。两个戏台一南一北，坐东朝西，相距

约有250米。一个书场就像一个对大戏的战场，两个戏台就像

两个安营扎寨的大军，单等正月十一战鼓一响，各显身手。

有一年，马街村写的是鲁山县瓦屋乡剧团的大戏，东彭庄

村写的是宝丰县李庄乡翟集村剧团的大戏。到了正月十一，

周边群众一大早就不约而同云集马街书会会场。开戏前，首

先由两个村的村党支部书记站在戏台角引燃第一个两响炮，

随着第一个两响炮咚—叭在辽阔的空中炸响，几个年轻人也

引燃手中两响炮以及噼里啪啦的长鞭炮。顿时，鞭炮齐鸣，炮

纸如仙女散花般沸沸扬扬地飘下。与此同时，戏台上乐队演

奏者抄起梆子重锤，拎起笙箫唢呐，抓起铜铙铜钹，弹起古筝

琵琶，来一段人欢马叫、气势磅礴的过门曲子，马街书会就此

拉开帷幕。那过门曲子，时如悠悠的春风漫过麦苗青青的田

野，时如淙淙涧水欢快地穿行山间，时如千军万马驰骋疆场

……激荡在空旷的原野，也激荡在赶会人渴盼的心田。

开戏不久，双方势均力敌，台下观众相差不多。后来，南

戏台突然爆出一个黑脸的唱腔，那气壮山河、声振林岳、诱人

的唱腔，立时把北戏台观众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少顷，北戏

台观众开始骚动。“走，南边唱得好，咱们去那边”。转瞬间，北

戏台观众便涌向南戏台。看到观众呼啦啦一下子走了四分之

一，站在北戏台前角的村党支部书记脸色大变、乌云翻滚，火

速奔向戏台后棚，与戏班子领班进行交涉。

片刻，随着板鼓的敲击、乐队节奏的转换，北戏台后棚一

前一后走出两个丑角。一个是身缠腰带，头缠白毛巾，弯着

腰，背着手，嘴刁烟袋锅，笑容可掬的老头儿；一个是头挽发

髻，穿着绣花鞋，手攥手帕，性情急躁的小脚老太。老头迈着

大步在前面走，老太提着小脚在后面跟。随着鼓点的敲击，

两人脚步时快时慢，兜着圈子在戏台上追逐嬉闹。前面一摇

一晃的老头儿走得快，后面的老太一扭一扭撵得急。不一会

儿，老头儿就把老太远远抛在了后面。这时候，老头儿席地

而坐，在脚上磕磕烟袋锅，又燃了一袋烟，一边悠闲地吸烟，

一边等后面的老太。老太一边迈着小脚上气不接下气地追

赶，一边不停地用手帕擦汗。看到老太走过来，老头儿站起

身伸伸懒腰，嘴里喊着：“快点！快点！都晌午了！”。撵上老

头儿的老太二话不说，嗔怒地用手帕抽打老头儿。老头儿见

势不妙，迈开大步一溜烟往前跑。老太嘴里嚷着：“等等我！

等等我！”又迈着小脚，舞着手帕，汗流浃背地在后面追……

两人惟妙惟肖、酣畅淋漓的表演把台下观众逗得捧腹大笑，

一阵阵笑声冲破云霄，沸腾在热闹的田野，传向了南戏台。

南戏台观众只听到欢呼声，不知北戏台发生了什么，心里一

阵嘀咕后，喝三喝五地说：“走！去那边看去！”就如潮水般涌

向北戏台。南戏台一下子撤走大半观众，冷了场，站在北戏

台前角的村党支部书记趾高气扬地看着涌过来的观众，脸上

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就这样，马街书会在三天两台大戏的

鏖战中和千台说书竞技中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高潮，让人心旷

神怡、流连忘返。

近年来，随着科技发展、文化繁荣，人们足不出户就能看

到好戏连台的大戏，听到天南海北名家的精彩唱腔。但是，

沐浴着乍暖还寒的春风，踩着青青的麦苗，数万、数十万人陪

着、挤着、拥着，共同观看世界最大规模的民间曲艺大会上的

对大戏表演，唯有在马街书会才能享受得到。至今，还有很

多人热情地从几十里、几百里甚至几千里的天南地北风尘仆

仆地赶马街书会，站在松软的土地上，融进听戏观众行列，或

顶着寒风，或冒着雨雪，或踩着泥泞，或用肩驮着小孩，或用

手扶着老人，仰着脸，惦着脚，看一段精彩纷呈的大戏，听一

段质朴醇厚的乡村唱腔。那滋味，如吃了一道天然的、绿色

的、地地道道的山野大餐，让人感到熨帖、畅快，通透、舒服。

如今，每每想起那时村民写大戏的热情，想起麦田里对

大戏的热闹情景，我仍觉得余音未尽、余味无穷，仿佛回到了

童年时期的老家，回到了马街书会看大戏的热烈氛围。

对大戏
◇郭明远

（一） 窗外竹姿
一夜细雨润窗西，粉壁绿叶分外碧。

松梅不知今何样，管领只是此身奇。

（二） 水边梅意
一剪小梅近水湄，寄语东风轻轻吹。

游湖只见春信早，不问谁是花中魁。

（三） 视频见松
雪覆冰结山上身，万树千枝一片银。

大夫不改昨日廷，因为素质天然魂。

三友之歌
●余文政

窗外夜溶溶。枝头月半空。渡云疏、

几许朦胧。一片苍茫都不见，多少事、有无

中。

醉里又重逢。回回自不同。总随他，

圆缺清浓。最怕人间留只影，幽凉境、淡西

风。

唐多令·窗外夜溶溶
●阿卫国

明月初来。竹影上轩台。寒几许、入

襟怀。往昔任随飘落，不须收取重栽。自

有蟾光依旧，凭与安排。

一杯清浅忘忧物，三间织楚读书斋。

功名事、尽尘埃。醉里浮云数遍，棹舟只向

蓬莱。孰料中途梦醒，风涌窗开。

山亭柳·明月初来
●阿卫国

浩气千秋 老井 作


